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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乡下，每个村庄都有
池塘，每口池塘边都有“水跳子”（架
于水面之上的一块木板，人站在上面
洗衣洗菜）。我的童年时代，水跳子算
得是村里女人们的活动中心。清晨，
每家女人拎上大箩筐的衣裳到池塘
边清洗。但水跳子只有一个，女人们
就在塘埂上排起长长的队伍。她们幼
小的孩子常会带在身边，在塘埂上跑
来跑去。村里有位爱唱歌的四奶奶，不
但自己喜欢唱歌，还有心教给一旁玩
耍的孩子。她为此想出办法。每天清
晨，她会提着衣裳早早来到塘边，但
她不会先洗，而是把水跳子让给后到
的女人们。村里七八户人家共用一个
水跳子，四奶奶一个一个地让位，女

人们自是喜欢，赞扬四奶奶觉悟高。
四奶奶则有自己的打算——在让位的
过程中，时间也就腾出来了，她就教孩
子们唱歌，这其中就有我和她的孙女
爱霞，以及其他一些宗亲的小孩。

四奶奶教的歌内容丰富——插
秧歌，割草歌，节气歌，婚嫁歌，什么
都有。当然，因为我们村坐落大河边
上，渔歌则是四奶奶的主打歌。

我能记得的渔歌，是从三月紫藤
花盛放之时开始的。当时的场景我印
象深刻——水跳子旁边的塘埂上开
满了紫藤花，四奶奶穿的一件蓝布大
襟衣衫，坐在紫藤花下，清腔幽幽地
唱渔歌，歌词既应景也“丰足”：

紫藤花开三月三，鱼儿打籽满河床。
鲤鱼打籽清又亮，针鱼打籽细又长。
乌鱼打籽一串串，好比串串紫藤花。
紫藤花串串，开在三月三。
乌鱼籽串串，落在（水）草中央。
草中央，两只白鹭回娘家。
左手一筐鱼，右手一筐虾。
乐的嘎（外）公哈哈笑，
乐的嘎（外）婆笑哈哈。

紫藤花开得兴旺，鱼打出的籽就
像紫藤花那么多，来年将是一个丰足
之年。白鹭是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捕鱼
的鸟，这里喻人，捕到了整筐的鱼虾，
送给娘家人分享。这首渔歌唱出了河
边打鱼人的心声与希望。对于童年时
期经常挨饿的我们，它给我们带来了
一场充满希望的精神盛宴。我，爱霞，
以及那些宗亲的小孩，就是从那时起
爱上了渔歌。

渔歌几乎渗入我们整个童年时
期。我家有个亲戚住在嬉子湖镇珠檀
村陆罗庄，是位老渔民，善于打大网。
他们生产队的大网船一到我们队的
河边打鱼，我们队的社员就会拿着箩
筐去买鱼，二三毛钱就能买到一箩筐

杂鱼，社员们买鱼回家并不是为了尝
鲜，几乎是当饭吃的。四奶奶也会去
河边，但她多半不会买鱼，只等大网
收完后，她跟在网脚下面捡小鱼小
虾。那时她家条件好，所以她不买鱼
让渔民不理解。但她一边捡鱼一边唱
出各种渔歌，总能把渔民逗得乐呵呵
直笑——她总是可以“见缝插针”，利
用一切时间把渔歌多多唱响，她的这
个心思，只有随在她身边的孩子们知
道。我们对此心照不宣。她在捡鱼的
过程中，教会我们很多渔歌，其中有
一首便是《打渔歌》：

白浪花花扑河滩，渔船划在水中央，
打网的哥哥船头站，一边抛网一边唱。
唱得河水哗哗响，唱得鱼儿撞上网。
唱得小姑河边望，手里拎着竹箩筐，
一曲小调接（唱）过去，大鱼小鱼

压船舱。
哥哥么时（何时）回岸上？小姑等

的心发慌。
小姑小姑别心慌，
买鱼随便恩（你）来敢（挑），
敢的大鱼哥收钱，敢的小鱼哥送上。

四奶奶家有个孙子，叫道五。是
个捕鱼能手。从池塘水库到大江大
河，没有他捕不到的鱼，往往在同一
水域，别人捕不到，他却能捕到，别人
若捕得到，他肯定比别人捕得多。那
时我总怀疑，是不是四奶奶的渔歌给

了道五什么捕鱼的秘诀了，为啥他那
么会捕鱼呢？再后来，等我们学会了
更多渔歌，就发现，四奶奶的渔歌里
果然道出了捕鱼的种种秘诀，其实
也就是捕鱼经验。从《捡干》这首长
歌中的几句歌词，便能明白其中的
一些“秘诀”：

滩上大风五六级，捡的大鱼压屋脊，
滩上河水尺把深，鳜鱼鲤鱼撮箩捹。
鲢子鲲子跟水跑，白条参子捡不了。
撮箩压到鲤鱼几（嘴），车见子鲫

鱼和鳑鲏。
乌鱼昂着头来游，游来游去落泥头，
鲤鱼折着背儿跳，早晚都得进鱼罩。

生活贫困，物质匮乏，贫苦渔民

冬季捕鱼，由于买不起皮靴皮裤，只
能赤脚下水捕鱼，谓之“捡干”。它是冬
季嬉子湖沿岸打鱼人最为辛酸甚至悲
壮的一种捕鱼方式。有首“捡干”渔歌，
每句歌词道出的都是捡干的捕鱼经验：
河滩上必须要刮五六级大风，捕鱼人
才会下河捡鱼。捡鱼时更要技巧，像鲢
鱼鲲子，它们喜欢迅速地追着流水跑，
很难抓到，所以就不要因为抓这些跑
得极快的鱼而浪费时间，不如老老实
实抓些跑得不快的鱼，比如鲤鱼、乌鱼
等。但抓这些鱼也需要经验，你看那个
在泥水上摆来摆去的，肯定是乌鱼；那
扑着背跳动的，就是鲤鱼。四奶奶的孙
子道五，就是从这样的渔歌中懂得了
鱼的这些习性，找到了捕鱼的秘诀，
所以捕鱼才会比别人多。

四奶奶的男人，我们喊四爷爷，解
放前在池州和铜陵大通镇做过木匠。他
虽然身为木匠，但毕竟是跑码头的人，
在村里很有头面。据村人说，四爷爷坐
船下江时，都是一身青衫长袍，腰间系
着一条又宽又白的绸布腰带。确实，解
放前桐城沿河岸的居民到池州、大通、
芜湖等地，基本都是走水路，坐船直入
菜子湖，过长河，经上枞阳，到下枞阳，
再入长江。船歌便也应运而生。下面这
首船歌《跑码头》，对当时走水路出门
闯荡的人也是最为形象的表述了。

白花花的浪头白花花的帆，白花
花的浪头扑船舱。

清丝丝的长衫清丝丝的发，清丝
丝的长衫衬黑发。

白净净的书生白净净的郎，白净
睁的郎坐船头上。

手里的花扇一十八道折，腰间的
绸带一十八丈长。

要说郎君多俊美，河里的花鳜比
不上他。

白花花的浪头清丝丝的郎，郎要
行船却远方。

念那和悦州上饭，念那贵池港上粮。
念那芜湖的花色，念那江上浪淘沙。

这里的“清丝黑发”代表着男人很
年轻。有才有貌的年轻男子，趁着青春
年华出门闯荡。他也是刚刚出行，手里
的花扇和腰间的绸带，都显得他满腔
豪情，意气奋发，对前程充满自信和
美好的想象。一句“念那和悦州上饭，
念那贵池港上粮。念那芜湖的花色，
念那江上浪淘沙”道尽他所向往的世
外繁华。这是七八十年前的河流，七
八十年前的码头，七八十年前的帆船。

到我们小的时候，河上已无白
帆，水面上跑的是挂着柴油机的机帆
船。我们经常站在岸边眺望河道上来
来往往的船只，心中对外界一无所
知。后来，从渔歌中我们才懵然获知，
处在我们面前的大河下游，有长河、
长江，有繁忙热闹的集市。也是通过
渔歌和渔民之口，我们才知道面前的
大河、是通往外界的水路，就像强壮
的母亲，干系发达，吞吐巨大。

时光荏苒，四奶奶、四爷爷均已作
古。2018年，围绕我们村四周的白兔湖、
松山湖、嬉子湖等水域全面禁捕，渔民
上岸了。似乎，渔歌已成过去，我也完全
不去想它了。

2019年春，我遇到桐城文化馆郭
骊馆长，谈起收集渔歌一事，又挑起了
我的童年回忆、我的渔歌情怀。之后，
在郭馆长的积极相约中，我欣然加入
桐城市文化馆渔歌抢救性记录工作小
分队，从此踏上繁琐且美妙的渔歌探
寻之旅。说繁琐，主要是前期收集中
我们所遇到的各种曲折艰难。但最终
通过种种努力，我们收集挖掘了一百
多首渔歌。所以，当渔歌再次唱响渔
村河岸的时候，那种从内心深处涌现
的美妙，让我们又感觉无比欣慰。

紫藤花下的渔歌
江觉迟

江觉迟，桐城市人，省级非遗
“裁襟励子”传承人，著有作品《酥
油》《最后一个女权王朝》《邦金梅
朵》《雪莲花》《桐城渔歌记忆》等。

渔歌记忆渔歌记忆渔歌记忆

2020年1月，桐城文化馆组织人员在嬉子湖镇采访老渔民张启付。 （桐城文化馆供图）


